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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凊
程晋仓

立冬， 是天地一声轻咳， 经此号
令， 万物便都低下了头。 如果用 “凊”
来比喻立冬时节境况， 一点也不为过。
凊， 是冷之始， 却不是冷之极。 它就
像一位老友， 事先不打招呼， 不声不
响到来， 推门就入， 指尖冰凉， 却带
着熟悉问候， 让人猛一抬头看见冬的
容颜。 放眼淮河一线， 淮南之地， 当
南北之气在此交汇， 立冬不再是简单
节气， 而是天地与人事的低语， 山川
与岁月的握手。 诗仙李白说： “冻笔
新诗懒写， 寒炉美酒时温。 醉看墨花
月白 ， 恍疑雪满前村 。” 其笔下的立
冬， 诗意温暖。 呷着火炉上温热的美
酒， 醉眼观看月下砚石墨渍花纹， 恍
惚间以为大雪落满山村 ， 何等浪漫 。
宋人陆游诗云： “室小才容膝， 墙低
仅及肩 。 方过授衣月 ， 又遇始裘天 。
寸积篝炉炭， 铢称布被绵。 平生师陋
巷， 随处一欣然。” 生活虽窘迫， 心却
乐观闲适 。 唐代诗人 元稹则写道 ：
“霜降向人寒， 轻冰渌水漫。 蟾将纤影
出， 雁带几行残。 田种收藏了， 衣裘
制造看。 野鸡投水日， 化蜃不将难。”
他心目中的冬季， 是享受丰收、 休养
生息的季节……凡此种种， 给人无限
遐想与触感冲动。

立冬之日， 驻足淮畔， 触水， 触
风， 触土， 触草木， 触人声， 触岁月，
感触冬阳之好。 虽不暖， 却如温凉之
玉， 贴于脸上， 印在心头。 风从北来，
掠过淮北平原、 八公山脊、 寿州古城
墙垛、 焦岗湖苇梢， 像一封未拆之信，
带着经年月久的霜意徐落于手。

乍一轻触， 指尖先凉， 像淮水在
夜里悄悄翻了个身， 把整个季节的体
温沉进沙里。 立在淮河之岸， 一掌贴
住堤石， 掌纹与石纹相契， 触的不止
是冷， 更是百万年山陵沉降后仍不肯
闭合的脉动。 脉动顺八公山脊迤逦而
来， 穿过城乡街巷狭缝、 淝水古战场
暗响的残镞， 穿过芡河、 西淝河、 泥
河、 洛涧……像老人手背暴突的青筋，
捆紧淮河胸口， 又松开， 让水得以呼
吸。 呼吸一凉， 化作雾， 雾化云， 云
化雨， 雨化雪， 雪化岁月， 岁月凝成
掌心里的一粒冰碴， 眨眼成水， 水又
成泪， 泪又成笑， 笑里藏暖， 暖中凝
着———立冬。

有人说， 立冬是凊的。 凊， 冷里
藏澄， 澄里含清， 清里透轻， 轻里托
静。 凊不是冰暴、 霜厉、 雪狂， 它是
水在夜里悄然卸下温度后的余白， 是
月光照在淮河大湾里不肯漾开的银
箔，是淮南人把一口气嘘到领口，领口
又还给天地的微凉 。 凊 ， 从 “冫 ”从
“青”，更像八公山间的未冻之泉，青得
不动声色 ，冷得若无其事 ，一触之间 ，
把万物按进幽暗的寿州窑瓷釉， 亮处
更亮，暗处更暗，在薄瓷外缘轻轻收纳
世间喧嚣。

立冬凊，先从水始。淮河一夜之间
沉下满身浊重，浮起一层青白之光，像
生铁在炉里退火 ，亮而冷 ，触之不冰 ，
却能悄悄抽走指尖的暖。 站在淮上码
头石阶 ，俯身撩水 ，指肚刚触及水面 ，
便听见“嗒”的轻响———不是水响，是血
温骤降的轻颤， 迅速带走血里的温度，
留下一条细线， 顺指甲缝爬至腕、 肘、
肩，停在心口，凝成一粒极小的霜。那霜
便是凊，颜色介于青白之间，质地介于
气露之间，不晃不动，化作一枚被岁月
磨薄的玉钱，贴在心脏背面，让心跳忽
慢半拍，世界于是静出一层瓷釉。

堤长漫漫， 八公山将影子投进河
里，影比夜更黑，黑里却透出凊的光。山
脚石缝里的泉，平日只是凉，立冬后便
升一格成凊：泉水依旧流淌，却不再发
出叮咚声，而是“嗤”的轻响，像撕开绢
布上极细的一道口， 声音被凊包拢，传
不远，只在石壁与耳廓间轻蹭，蹭得耳
骨生出些许玉意。蹲身掬泉，水在掌心
打旋，旋出一枚极小的月，月的边缘冒
着青烟， 烟不上升， 只贴水面游走，极
轻，像给河川贴上层冷膜，上游漂来的
落叶一触便噤声，瞬间熄灭叶脉里的秋
燥，被水带走，也一并带走掌心的温度。

这时， 焦岗湖已退到旷野最深处，

水比河更缓， 缓得能把天之蓝熬成膏。
膏面浮着残荷，秆折而未沉，断面处渗
出一丝凊：青而不乌，冷而不冰，像被月
光浸润过的玉簪， 悬在空气里久久不
落。远远近近，荷秆内空洞，洞壁结着薄
冰，冰纹呈六瓣，瓣瓣皆指向天心。凊顺
纹而下，渗进稻茬、湿泥、经年埋下的藕
节，也重新擦亮“留得枯荷听雨声”的旧
句———雨尚未到，声已凊，声里无他，只
有“听”与“凊”互扣，扣成一枚空环。

田埂草枯成脆丝， 一脚踏下，“嚓”
的一声裂口， 裂口里蹦出的不是尘土，
是一缕凊：形似烟，色似月，贴地而走，
行走间生出轻响，细得唯己可闻，足以
抽走记忆里的喧嚣。远处有老农弯腰捆
豆秸，手背皱纹里嵌着田土，土被凊染
成青灰，像一层薄釉，釉下跳动着血管
的温度。 夕阳流出的光也被凊滤过，不
刺眼，只余软而冷的铜色，落在豆秸上，
秸便不再金黄，而成古绢，显出一层冷
光；落在田埂，埂便成银河的倒影，人在
影里走，像走在一根悬于宇宙之间的瓷
管，管壁极薄，薄得能听见心跳为凊让
路，节奏被冷意拉长，拉成可回望一生
的长廊。

凊冷而澄，澄而静，静到能听见淮
河在大桥下轻涌、矿井提升机“卡嗒”停
住、老妇在灶间揭开锅盖、远客在旅馆
推开窗……所有声音一经升起，便被凊
磨成微粒，微粒落在耳膜，是凉，凉得极
轻，轻到像给灵魂扫尘，尘尽之后，内心
空出一枚青钱大小的光斑，光斑里什么
字也没有。于是让人知道，凊不是寒的
兄弟，也不是冷的别名，它是立冬独辟
的一条静径。 径旁无花无柳无喧嚣，只
有青与白在低声交谈：青说“澄”，白说
“静”，合起来便是“凊”。人若愿意打开
指尖、耳廓、心口，凊便进来，不夺不抢，
只带走多余的温度、过满的喧嚣、过躁
的颜色，让心跳慢半拍，让呼吸轻三分，
让眼里的世界重新瓷化，瓷得可以照见
自己与众生。 立冬由此不再是节气，而
是一场被凊轻轻按下的静音键：键音落
下，淮河仍在流，星仍在转，矿仍在挖，
汤仍在滚，人仍在走，却都不再急于发
言，而是学着与冷意并肩，让热冷互照，
动静互文，生灭互联，扣成一枚空环，环
中便是凊，便是立冬，便是人可以与天
地相视而笑的———那一瞬。

立冬的刀不伤人，只收割。割尽稻
茬，割断雁声，割开城乡间那层暧昧的
薄膜，让城是城，乡是乡，却又在清晨的
豆腐香里再度黏合。 淮河两岸的田地，
像被巨耙梳过的头 ， 发茬短而倔强 ；
乌桕、 苦楝、 皂角树把最后一批叶子
撒进风里， 叶子在半空翻斤斗， 像一
群放学的孩子， 扑向泥土、 根， 扑向
“落红不是无情物” 的古老诗意。

冬的清晨， 城乡街头巷口成了淮
南的独特风景， 最是让人垂涎。 牛肉
汤锅 ， 白汽冲天 ， 裹着八角 、 桂皮 、
草果、 良姜的香气， 也裹着 “八公山
下， 风声鹤唳” 的千年余韵。 为这一
口汤， 早早就来摊边排队的喝汤人端
碗，呼气，吸气，舌尖先触烫，再触辣，又
触鲜，最终触到人生惬意的快感。汲一
碗红油滚滚的牛肉汤入口，便能激荡出
万般豪情，驱散冬日的凊冷。

似乎可用一句话概括： 人间滋味，
在于凊寒之时的 “触”。“触”———触烫，
触辣，触冷，触暖，触过去，触未来，触当
下，触自己，触众生，触天地，触大道。大
道至简，简到只剩一个字“触”。触，是立
冬的钥匙，是淮河的密码，是淮南人掌
心的老茧，是矿工黑脸上的白牙，是渔
妇皱纹里的湖水，是学生青春痘里的星
斗，是诗人眼中的远方，是渡口桨声里
的逝水，是焦岗湖草缝里的星垂，是牛
肉汤碗沿的缺口，是我此刻敲下的每一
个字———字与字之间 ， 隔着冷与热 、
生与死 、 过去与将来 、 此岸与彼岸 、
“我” 与 “你”。 你我指尖若能在下一
个立冬触碰， 请别缩手， 让冷与热互
融 ， 让黑与白互衬 ， 让星与湖互映 ，
让古与今互文 ， 让生与死互渡 ， 让
“触 ” 成为最短的 咒语 ， 最长的祝
福———触， 即立冬。 触， 即淮河。 触，
即人生。

徽乡—老街 陆士德 摄

心 中 的 界 南 河
刘 全

退休之后 ， 常回家乡短住 ， 身在
熟悉的乡邻之间 ， 体会当下的生活 ，
既有追忆的失落， 也有对繁荣的感慨；
回乡是一种心念 ， 不光是照见现实 ，
更是追寻童年的时光 ； 回乡是一种奢
望， 衣锦还乡时看到的多是笑脸 ， 低
调含蓄时看到的多是冷脸 ， 这就是现
实生活， 这也是社会百态 ， 更是游子
回乡的复杂滋味。 家乡是心灵的归宿，
是童年的记忆， 是回不去的时光闪烁，
虽然寻不见旧时的欢乐 ， 也找不到童
年的趣味， 但异乡生活中最忆故乡最
美， 看尽繁华后才知平淡最真 。 乡村
既是一种思念， 也是一种祝福 ， 更是
无法忘却的牵挂。

《淮南子 》 有言 ： “乐哉忽乎 ，
日滔滔以自新， 忘老之及己也。” ———
快乐是真切的， 日子一天天流转而常
新， 竟忘了衰老已悄然降临 。 岁月太
匆匆， 少年的梦还没醒 ， 回头已是人
生过半， 回不去的不光是时间 ， 还有
从前的自己。 不知不觉间， 周围的一切
都变了样， 当初以为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事儿， 在脑子里也慢慢模糊了。 很多儿
时的伙伴相见不相识， 许多少年时的同
学同席才重拾回忆， 有些同村的玩伴见
了面也只能说句 “好、 好、 好”。 成长
环境不同造就认知差异， 聊天的话语越
来越简单平淡， 说着天气变化， 双眼对
视着傻笑。 现在农村的年轻人大多在外
奔波， 但在家乡盖的都是三层或四层的
楼房， 只有春节这样的大节， 才能享受
这份空间的宽敞。 居家的多是老弱妇
孺， 一老一小成了农村日常生活的主

角， 老人们聚集一处打牌消遣， 接送孩
子上学是每天的日常 ， 这份安稳无忧
的生活， 让乡邻们的闲聊满是欢笑。

家乡唯一的河流界南河 ， 是临泉
县境内与泉河相连 、 向南汇入淮河的
人工河。 在我的记忆里 ， 只记得杨桥
镇到老集镇之间的河段长 20 多公里 。
据老人讲， 为响应国家 “河网化运动”
号召， 1958 年起， 乡亲们用三年时间，
在旧有的自然河道———大润河及其他
小河的基础上疏浚、 贯通并重新命名，
最终完成了这项工程 。 界南河的具体
地理位置为： 北起界首市沙颍河南岸，
向南经六里桥入泉河 ， 在杨桥闸上游
右岸向南流经范集 、 老集 ， 过土坡集
后进入阜南县境， 再经谷河于颍上县
南照镇注入淮河 。 在少年的记忆里 ，
界南河很宽， 每年夏季河水清澈 ， 村
东边有个渡口， 我们小伙伴们每天下
午都泡在水里， 比赛游泳看谁游到对
岸用时最少， 有时用自制的网兜捞虾
米， 有时扒在船边游来游去 ， 满是欢
乐。 河里的水草很多 ， 据说有人游泳
时不小心被水草缠住溺水而亡 ， 所以
大人们千叮万嘱叫我们远离水草 ， 只
在河边玩玩， 不要去水深之地 ； 但伙
伴们为了逞能， 仍以游到河对岸为荣。
时移物易， 当年的小河已留在记忆深
处， 怀旧的情感触碰的是堆叠在旧时
光里的故事， 以及故事中人和事的思
念。

童年时的家乡贫困、 落后、 闭塞，
简单的生活和简陋的学习环境 ， 让我
对身外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 。 记得上

初中时， 因看病才第一次去到县城人
民医院 ， 见到了不同于农村的集市 。
那时格外羡慕城里人 ， 生活在如此繁
荣的地方， 有好多商店 、 体育场和电
影院， 也是第一次走进书店 。 这一切
与自己生活的农村相差甚远 ， 从此在
心里留下了自卑的阴影 。 那时的我不
知远方有多神秘 、 多遥远 、 多精彩 ，
眼里只有家乡的天地 ， 总觉得外面的
世界与自己无关， 似乎只有自己的村
庄才属于自己， 闻着庄稼和果树散发
出的自然香气便已满足。

心中的界南河 ， 只是我记忆里的
一段。 童年时那 20 多公里的河段上没
有一座桥 ， 而现在我居住的小集镇 ，
不足千米的范围内已修建了四座桥 ，
既便利了乡邻出行， 也见证了国家的
发展进步。 在我童年游玩的渡口上方
10 米左右， 国家投入一千多万元新建
了闸口。 站在刚投入使用的范集闸上，
河上下游的风景一目了然 。 目测现在
的河面宽约 50 米， 比幼时记忆中窄了
不少， 与乡邻聊天才知 ， 并非河宽改
变， 而是儿时的认知造成了误判 。 是
啊， 孩童眼里的 “大河”， 如今在老年
人眼中已成了 “小河”。 闸两岸修建的
沿河公园成了乡邻们休闲的好地方 ，
也时常能看到钓鱼的男男女女 。 如今
这般安逸的生活、 优美的环境 、 整齐
的设施， 是童年时不敢想象的。

土地是我们的乐土 ， 村庄是我们
的乐园。 哲人说， 河流是一部文明史，
一条河流承载着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
的性格。 我想说， 界南河是我心中的

河， 它承载着我少年的梦和成长的烦
恼， 记录了我童年的欢乐和老年的向
往。 印象最深的是 1975 年的大水， 岸
两边住满了周边的乡民 ， 家里的积水
最深时到了我儿时的脖子 ， 趟水时稍
不注意就会喝一口污水 。 在屋外 ， 看
到的全是被水淹的树木和房屋 ， 洪水
淹没了村庄， 农家的土房子有的缓缓
倒下， 有的歪斜 ， 有的坍塌 ， 有的浸
泡在水中。 洪水持续了半个月 ， 自家
的土房子半边坍塌 ， 父亲用树干斜顶
着才没让房屋彻底倒塌 。 我们在这样
的房子里又住了近十年 ， 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 父母竭尽全力、 东借西
凑盖起了四间瓦房 ， 在改善住宿条件
上也算跟上了乡民们的步伐。

家乡的一切都在变 ， 唯有界南河
依旧在春风里泛起旧日的涟漪 ， 默默
映照着时光深处的过往 。 河两岸有的
种着庄稼， 有的栽着树木 ， 不远处还
能看到光伏发电装置 ， 无论是庄稼还
是树木， 都透着苍翠葱郁 。 任何植物
的生长 ， 都离不开土壤蕴藏的肥力 ，
缺不了阳光的温煦 、 雨露的滋养 。 土
壤肥沃只是林木生长的必要条件 ， 没
有足够的光照和雨露 ， 再肥沃的土壤
也长不出参天大树 。 深秋时节 ， 站在
范集闸口， 望着河里水波粼粼 ， 岸上
的黄土坡已被勤劳的农人平整待耕 ，
静静散发着土壤的气息 ， 预盼着来年
的丰收； 岸边的树木绿意浓浓 ， 坚挺
的枝干孕育着生机 ， 寄托着未来的希
望。 愿家乡越来越好 ， 愿国家越来越
强。

淮 南 牛 肉 汤
胡 锋

“九龙岗 、 毕 家 岗 ， 淮 南 一 路 十
八 岗 ， 穿 大 街 、 走 小 巷 ， 岗岗飘香牛
肉汤……” 淮南牛肉汤歌里的这段歌
词，道出了当地人对牛肉汤的喜爱。 其
实在淮南，牛肉汤店远不止这 “一路十
八岗” 的分布———无论你在乡村街头，
还是城区闹市，牛肉汤的香气始终在引
诱着你。

记得 30 年前， 我在地处偏远的煤
矿工作时，“吃牛肉汤”常常成了发工资
后工友们“凑份子”的口头禅。 南北街临
街的两家铺子，全是牛肉汤的 “黄金铺
面”：一口大锅里烀着牛骨 、牛肉 ，案板
上摆着粉丝、千张、豆饼、葱花、蒜头，那
时还有少量芫荽（也就是现在常说的香
菜），再配上牛油炸的红辣椒，也算是矿
山里的地道美味了！ 记得前段时间央视
报道淮南牛肉汤时 ， 称它为 “顶流早
餐”。 当年我们虽不知“顶流”一词，反正
是不管早中晚， 想吃了就来上一碗，那
才叫得劲。

18 年前，我搬到市里，所租小区门
口的右手边就有一家牛肉汤店，且颇有
名气。 每天打开窗户，就能闻到飘来的

牛肉汤香，那真叫一个幸福。 再加上时
常光顾，我断断续续了解了牛肉汤的一
些基础常识。 据老板介绍，选牛肉要选
黄牛肉，肉质才鲜美可口 ；千张一定要
选本地几家大锅烧制的， 味道才更搭，
等等。 牛肉汤馆的每样配菜、每种配料，
都有稳定的供应渠道，食材都是店主信
得过的老客户提供的。

其实牛肉汤的灵魂全在汤里，这也
是各家店的绝活。 别看都是一锅汤，都
有牛骨、牛肉等食材，但熬汤是个技术
活———不仅要加入老汤 ， 还要精准掌
握火候。 老板告诉我，他每天凌晨三点
就起来忙活，为的就是熬出一锅好汤 ，
不辜负自己的手艺 。 见我不解熬汤的
诀窍 ，他指了指贴在墙上 《齐民要术 》
里的一句话：“凡熬骨，欲烂如棉，须三
沸三冷，以文火续命。 ”听得我连连点
头。

老板还说 ，汤的灵魂不仅在 “熬 ”，
更在于一个料包： 外面用纱布裹着，里
面装着多达十几种中药材，配方是独家
秘密。 正是这秘而不宣的配方，成就了
各家牛肉汤的金字招牌，也让淮南牛肉

汤渐渐飘香全国各地 。 有的商家更讲
究，专门配了一辆拉水车 ，到十几公里
外的深山里拉山泉水熬汤，就是主打一
个真材实料。

淮南牛肉汤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承
载着淮南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仅
其起源就有十多种说法，主要集中在以
下几个版本：

一种说法是，淮南牛肉汤源自五代
十国时期（公元 907-960 年）：后周大将
赵匡胤（即后来的宋太祖）攻打寿州（今
安徽寿县）时失利被困，饥饿乏食，淮南
老百姓向他进献了面食“大救驾”，同时
还熬煮牛肉汤为他充饥，以示支持。

另一种说法是，淮南牛肉汤起源于
清乾隆年间（1736-1795 年）：淮南人张
政曾官至翰林大学士， 他深研百草、擅
长烹饪，还曾任宫廷御膳高官 ，后来将
清宫熬制牛肉汤的秘方带回淮南，流传
给后人。

还有观点认为，淮南牛肉汤起源于
汉代：当时淮南王刘安喜爱以牛肉汤作
为佐餐汤食， 后世人陆续加入千张、粉
丝、豆饼等当地特色食材 ，最终形成了

今天的淮南牛肉汤。
值得一提的是，被评为 2024 年全国

考古十大新发现之一的淮南武王墩墓，
墓中出土了一件口径 89 厘米的大鼎 ，
是迄今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鼎。 有意
思的是， 大鼎里还保存着沉睡了两千多
年的牛骨头———这让人对淮南牛肉汤的
起源，又多了一份远古遐想。 牛肉汤，不
仅能让人联想到楚国风云， 更承载着淮
南人的味蕾记忆。 外出归来、返乡叙旧，
或是三五好友工余闲暇时， 顺着牛肉汤
的香气， 脚步就会不自觉地移动———一
碗汤下肚，一解相思，二解乡愁。

“老板老板来碗汤 ，牛肉粉丝加千
张……”牛肉汤歌在耳边响起时 ，脑海
里又开始飘出淡淡的香气。 如今的牛肉
汤，已成了淮南的美食名片之一 ：滚烫
的汤汁里， 藏着淮南手艺人的执着，更
裹着他们对品质的追求。 听市里的友人
介绍， 淮南牛肉汤产业已形成品牌化、
专业化、规模化发展的格局 ，每年的产
值以百亿元计。 一碗汤能为一座城市带
来这么大的名气和效益，这真是令人意
想不到。

立冬：节序归藏处 淮畔蕴新章
代宜喜

“立冬， 立， 建始也； 冬， 终也，
万物收藏也。” 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第十
九个节气， 立冬不仅是季节更迭的转
折点， 更是中华文明 “藏养 ” 智慧的
生动体现。 《淮南子·天文训》 从天文
学角度阐释 ： “立冬 ， 斗指西北维 ，
为立冬”， 指出其天象标志为北斗七星
斗柄指向西北方位。 对坐落于淮河之
滨的淮南而言， 立冬既是自然气候的
转换节点， 也是地域文化的沉淀阶段，
折射出淮河流域千年来人与自然互动
的生存哲学。

从节气本质看 ， 立冬的重要性源
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内在逻辑 。 古
人通过观测天象确定时令， 将立冬视
为 “四时之终 ”。 《月令七十二候集
解 》 描述 “水始冰 ， 地始冻 ”， 精准
概括了气温下降、 生物蛰伏的自然现
象。 在依赖自然的传统农业社会 ， 立
冬是农事周期的关键分界 ： 秋收完
毕， 粮食入库， 家畜归圈 ， 人们从繁
忙的田间劳作转入 “休养生息 ” 阶
段。 这种 “收藏 ” 并非消极停滞 ， 而
是为来年春耕储备能量， 体现了 “生
生不息” 的循环思想。 同时 ， 立冬作
为 “八节” 之一， 是古人祭祖祈福的
重要时节 。 《周礼 》 所载 “以冬日
至 ， 致天神人鬼 ”， 反映了其在传统
礼制中的重要地位， 使之成为凝聚族

群认同、 传承文化记忆的精神载体。
在气候与生态层面 ， 立冬是我国

南北气候格局变化的标志性节点 ， 对
淮河流域的影响尤为显著。 淮南地处
淮 河 中 游 ， 位 于 南 北 气 候 过 渡 带 ，
“橘逾淮为枳 ” 的地理特性 ， 使立冬
在此展现出独特的气候风貌 。 立冬
后， 北方冷空气持续南下 ， 淮河由秋
汛期转入枯水期， 水面开始结冰 ， 沿
岸植被凋零， 田野渐归寂静 。 这一气
候转变深刻影响了本地生态节奏 ： 水
生生物向深水区迁徙越冬 ， 候鸟沿淮
河湿地南飞， 各类生物以不同形式遵
循 “藏” 的规律 。 淮河作为中国南北
地理分界线， 立冬带来的降温与降水
变化 ， 既避免了北方地区的严寒干
燥， 又不同于南方的潮湿温暖 ， 形成
了温润适宜的冬季气候， 为淮南农作
物越冬与特色生物保护提供了独特的
自然条件。

对淮南而言 ， 立冬的影响已深深
融入地方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 。 作
为淮河流域的农业重要区域 ， 淮南的
农耕传统与立冬节气密不可分 。 立冬
前后， 农民忙于翻整田地、 施加基肥，
为小麦、 油菜等越冬作物生长打好基
础。 “立冬耕深翻， 来年粮满仓 ” 的
农谚， 正是世代农人遵循节气规律的
经验结晶。 如今， 虽然现代农业技术
改变了耕作方式， 但 “顺应天时 ” 的
智慧仍在延续， 淮南出产的优质小麦
与绿色蔬菜在立冬后的 “藏养 ” 中积
累养分， 形成了淮河沿岸农产品的独
特品质。 同时， 立冬也是淮南渔业的
休整阶段， 淮河及瓦埠湖、 高塘湖等

水域进入禁渔期， 渔民利用此时修补
渔具、 维护船只， 为来年捕捞做准备。
这种 “休渔护水” 的传统， 与现代生
态保护理念一脉相承。

立冬也塑造了淮南独具特色的饮
食习俗与民间传统， 成为地域文化的
重要表现。 “立冬补冬， 补嘴空 ” 的
习俗在淮南广为流传 ， 顺应 “藏养 ”
之道， 当地人习惯在立冬制备暖身食
物 。 淮南牛肉汤在冬季更显醇厚浓
郁 ， 经长时间熬煮的骨汤与软烂牛
肉， 佐以手工粉丝和烤饼 ， 成为当地
人御寒的 “能量来源 ”； 此外 ， 腌制
咸肉 、 风干腊肠等传统 ， 既是对冬
季食材储存的智慧 ， 也演化为独具
风味的饮食符号 。 在民俗方面 ， 立
冬时节的淮南 ， 邻里间分享冬储蔬
菜 、 亲友团聚共话年景 ， 延续着温
馨的社区氛围 。 在寿县等历史文化
名城 ， 立冬后的古城墙下 ， 老人闲
坐聊天 ， 孩童嬉戏玩耍 ， 历史遗迹
与节气韵律交融 ， 构成一幅 “天人
和谐 ” 的生活图景。

从文化视角审视 ， 立冬对淮南的
影响已超越气候与生活层面 ， 升华为
深植于地域精神的文化基因。 淮南作
为道家思想的起源地之一， 老子 “道
法自然” 的哲学与立冬 “藏养 ” 的节
律高度契合。 立冬蕴含的 “终结 ” 与
“潜藏 ” 之意 ， 呼应了道家 “知止不
殆” 的智慧， 提醒人们在劳作之后需
懂得沉淀与蓄力。 这种精神深刻影响
了淮南人的处世态度———既有淮河儿
女的直率坚韧， 又具顺应自然的淡定
包容。 同时， 立冬时节的淮南 ， 更显

山水意境： 八公山霜叶斑斓 ， 与古刹
相映成趣； 淮河上晨雾弥漫 ， 渔舟与
飞鸟共景。 这片静谧悠远的景象 ， 滋
养了本地的文艺创作， 自古至今 ， 众
多文人墨客在此留下吟咏立冬的诗
句。 如南宋诗人陆游 《晚泊 》 中 “晚
潮又泊淮南岸， 落日啼鸦戍堞空 ” 等
诗行， 为地方文化增添了深厚的人文
积淀。

在当代背景下 ， 立冬被赋予新的
时代意义， 对淮南的可持续发展产生
着深远影响。 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
与淮河生态经济带的核心城市之一 ，
淮南正以立冬 “藏养蓄能 ” 的智慧 ，
在转型发展中积累实力。 冬季虽是生
产淡季， 但淮南借此阶段推进技术研
发 、 调整产业布局 、 加强生态修复 ，
如自然界的冬藏般积蓄发展动能 。 近
年来， 淮南凭借淮河生态资源 ， 积极
发展生态旅游与绿色农业 ， 使农民丰
收节等节庆活动成为推动经济的新动
力 。 在二十四节气的循环中 ， 立冬以
其 “藏养” 特质， 启迪淮南人尊重自
然 、 遵循规律； 在淮河流域的发展历
程中， 立冬以其独特的气候与文化影
响， 塑造了淮南的地域特质与发展方
向。

立冬已至 ， 淮水长流 ， 八公山肃
穆。 在这万物归藏的时节 ， 淮南正以
沉稳的姿态积累能量 ， 于冬日的宁静
中孕育新的生机。 二十四节气的智慧
如淮河之水， 润泽着这片土地 ， 而立
冬作为其中承前启后的重要章节 ， 将
继续见证淮南在时代变迁中 ， 谱写更
加绚烂的发展新篇。


